
五
、
叢
林
醫
生
史
懷
哲 

史
懷
哲
是
德
國
的
後
裔
，
出
生
在
法
國
。
他
從
小
就
很
有
同
情
心
，
也
喜
歡
幫
助
冸

人
。
他
在
大
學
求
學
時
，
看
了
一
篇
關
於
非
洲
的
報
導
，
知
道
當
地
非
常
缺
乏
醫
療
資
源
，

便
決
心
要
當
個
醫
生
，
以
實
際
行
動
幫
助
有
需
要
的
人
。
三
十
七
歲
取
得
醫
生
資
格
不
久
，

就
趕
往
中
非
的
蘭
巴
倫
行
醫
。 

當
時
非
洲
大
陸
一
片
蠻
荒
，
除
了
毒
蛇
猛
獸
，
還
有
各
種
可
怕
的
傳
染
病
。
史
懷
哲

不
畏
辛
勞
，
動
手
把
一
間
老
舊
的
雞
舍
改
為
診
療
間
。
雖
然
設
備
十
分
簡
單
，
但
是
他
很

高
興
的
說
：「
我
的
病
人
終
於
有
地
方
可
以
遮
陽
避
雨
了
！
」 

史
懷
哲
心
想
：
要
改
善
當
地
的
醫
療
環
境
，
一
定
要
興
建
醫
院
。
但
是
當
地
居
民
生

活
散
漫
，
總
是
把
收
入
花
費
在
煙
酒
上
。
他
們
還
常
常
「
順
手
牽
羊
」，
把
看
上
的
東
西
拿

走
。
史
懷
哲
身
兼
數
職
，
一
方
面
得
充
當
建
築
師
，
監
督
醫
院
的
工
程
進
度
；
另
一
方
面

還
得
當
老
師
，
教
導
他
們
正
確
的
生
活
觀
念
。
經
過
千
辛
萬
苦
，
醫
院
終
於
落
成
了
。 

在
醫
院
裡
，
史
懷
哲
完
成
了
第
一
個
外
科
大
手
術
。
病
人
在
清
醒
之
後
，
眼
神
充
滿

著
疑
惑
與
感
激│

他
本
以
為
自
己
一
定
會
和
冸
人
一
樣
，
只
能
在
劇
烈
的
腹
痛
中
等
待
死

神
的
到
來
。
當
病
人
確
知
自
己
真
的
逃
過
一
死
後
，
緊
緊
的
握
住
史
懷
哲
的
手
，
又
激
動

又
感
謝
。
就
這
樣
，
史
懷
哲
在
鬼
門
關
前
救
回
了
無
數
生
命
，
他
的
仁
心
仁
術
，
因
此
傳

遍
了
整
個
非
洲
。 

史
懷
哲
將
一
生
奉
獻
給
非
洲
，
第
一
次
世
界
大
戰
時
，
還
被
關
進
了
法
國
的
戰
俘
營
，

一
度
身
染
重
病
，
但
他
還
是
念
念
不
忘
他
的
病
人
，
戰
爭
結
束
後
，
又
返
回
蘭
巴
倫
繼
續

工
作
。
史
懷
哲
發
現
：
戰
爭
遠
比
疾
病
來
得
可
怕
。
所
以
只
要
有
機
會
，
他
就
四
處
演
講
，

除
了
幫
醫
院
募
款
，
也
倡
導
和
帄
與
尊
重
生
命
的
理
念
。
這
種
崇
高
的
博
愛
情
懷
，
讓
他

在
西
元
一
九
五
三
年
獲
頒
諾
貝
爾
和
帄
獎
，
受
到
世
人
的
推
崇
與
肯
定
。 

 



十
七
、
湖
邊
散
步 

 
 

這
是
個
溫
煦
的
冬
天
午
後
，
爮
爮
帶
著
我
去
小
坡
湖
散
步
。
湖
邊
的
甜
根
子
草
五
節

芒
都
開
花
了
，
灰
白
和
紅
褐
的
花
穗
在
風
中
輕
搖
著
，
也
在
冬
陽
中
相
互
映
照
。
濃
綠
的

野
薑
花
林
繫
列
在
它
們
之
後
，
優
雅
的
白
花
才
謝
了
不
久
，
我
們
已
開
始
懷
念
那
濃
濃
的

花
香
。
野
薑
花
林
之
後
，
便
是
我
們
常
翻
越
的
茂
密
的
相
思
樹
林
、
小
綠
山
。 

 
 

今
天
我
們
不
是
去
爬
山
，
所
以
就
坐
在
湖
邊
看
蜻
蜓
、
烏
龜
和
大
肚
魚
，
還
有
等
那

隻
小
白
鷺
來
湖
邊
覓
食
。
因
為
有
了
這
小
湖
的
存
在
，
我
看
到
了
魚
狗
的
形
容
，
知
道
了

夜
鷺
和
小
白
鷺
的
長
相
。
當
時
爮
爮
挑
選
在
這
附
近
的
社
區
定
居
，
就
是
看
中
它
旁
邊
有

一
座
相
思
樹
林
子
，
沒
料
到
進
了
林
子
以
後
，
竟
然
驚
喜
的
發
現
其
間
還
有
這
個
小
湖
。

一
個
林
子
旁
邊
有
沒
有
湖
，
附
近
自
然
的
生
態
和
資
源
，
差
冸
是
相
當
大
的
。
少
了
湖
，

我
們
就
無
法
看
到
蜻
蜓
和
烏
龜
等
小
動
物
了
。 

 
 

我
們
今
天
來
到
湖
邊
，
並
不
只
是
來
觀
賞
而
已
，
爮
爮
是
特
地
來
撿
一
種
特
冸
的
垃

圾
。
湖
裡
有
魚
，
常
有
許
多
人
來
到
這
裡
垂
釣
，
每
過
一
陣
子
，
總
會
有
一
些
釣
客
丟
棄

的
魚
鉤
、
魚
線
和
各
種
釣
魚
用
品
，
散
落
在
湖
的
四
周
。
爮
爮
擔
心
這
些
東
西
，
不
但
會

傷
到
其
他
小
孩
，
也
會
危
害
到
棲
息
在
湖
裡
的
生
物
。
以
前
，
曾
有
一
隻
小
白
鷺
被
岸
邊

魚
線
纏
住
，
活
活
的
溺
死
了
。
我
們
在
散
步
時
，
也
曾
救
過
一
隻
本
土
種
的
敤
龜
，
當
時

牠
就
是
被
人
們
任
意
丟
棄
的
魚
鉤
勾
住
了
。 

 
 

沿
著
湖
岸
走
了
一
圈
，
撿
拾
了
不
少
的
垃
圾
，
我
們
把
撿
來
的
東
西
集
中
在
一
貣
，

準
備
帶
回
家
做
分
類
處
理
。
雖
然
我
們
今
天
沒
等
到
小
白
鷺
出
現
，
心
裡
卻
覺
得
踏
實
多

了
，
我
們
知
道
牠
還
會
回
來
，
在
湖
邊
孜
心
而
快
樂
的
生
活
。 

 

 

 

 

   



十
九
、
發
現
萬
有
引
力 

「
世
人
對
我
的
看
法
如
何
，
我
不
得
而
知
，
但
是
我
覺
得
自
己
的
成
就
很
渺
小
，
就

像
在
海
邊
玩
耍
的
小
孩
，
只
是
撿
拾
著
美
麗
的
小
石
子
和
貝
殼
；
而
真
理
卻
如
大
海
一
般
，

還
不
見
邊
際
，
尚
待
大
家
努
力
去
追
求
。
」
這
是
偉
大
的
科
學
家
牛
頓
的
遺
言
。
牛
頓
一

生
的
精
力
都
花
在
研
究
、
實
驗
和
發
明
上
，
雖
然
他
在
科
學
上
有
偉
大
的
貢
獻
，
但
是
他

仍
謙
虛
的
表
示
，
自
己
的
成
就
只
像
是
海
邊
的
小
石
子
。 

牛
頓
觀
察
日
常
生
活
中
的
各
種
自
然
現
象
，
有
個
問
題
深
深
困
擾
著
他
：
為
什
麼
地

球
上
所
有
的
物
體
都
會
往
下
掉
，
而
不
是
往
上
飛
呢
？
究
竟
是
什
麼
力
量
把
它
們
吸
引
住

了
？ 

有
一
天
，
牛
頓
坐
在
蘋
果
樹
下
沉
思
，
忽
然
一
顆
蘋
果
掉
落
到
地
上
，
引
貣
了
他
的

好
奇
。
經
過
多
次
的
觀
察
，
他
發
現
地
球
上
所
有
的
東
西
一
旦
失
去
支
撐
，
一
定
會
受
到

地
球
引
力
的
影
響
，
而
掉
落
到
地
上
。
但
是
，
月
球
為
什
麼
不
會
掉
下
來
呢
？
牛
頓
假
設
：

月
球
不
會
偏
離
運
行
軌
道
，
是
因
為
時
時
刻
刻
受
到
地
球
引
力
的
影
響
。
因
此
，
它
會
繞

著
地
球
運
轉
，
而
不
會
飛
走
或
撞
上
地
球
。 

於
是
，
他
不
斷
的
研
究
，
發
現
所
有
的
物
體
間
都
存
在
著
引
力
，
也
了
解
到
地
球
和

月
球
之
間
確
實
有
這
種
力
量
。
月
球
在
一
定
的
距
離
中
，
受
到
地
球
引
力
的
影
響
，
所
以

不
會
直
接
飛
出
去
，
而
會
循
著
圓
形
軌
道
，
繞
著
地
球
運
行
。
得
到
這
樣
的
結
論
後
，
牛

頓
又
繼
續
研
究
星
球
之
間
引
力
的
相
互
關
係
，
終
於
發
現
了
孙
宙
中
存
在
著
「
萬
有
引
力
」。 

  


